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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进西南联大的 

我在学校时叫周桂棠，内蒙古赤峰人，

1924 年生。1933 年日寇侵占家乡后，即受

到“去中国化”的教育。不知有中国，更

不知祖国在抗战。我小学同学郭荫棠（何

日红）在北平育英中学上学，对我讲了祖

国在抗战，激起我热爱祖国、向往祖国的

热情。他还无私地资助我旅费，使我能逃

到大后方。

1942 年经教育部分配，在四川白沙国

立十七中上高中。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腐

败，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尤其是知

识青年。幸运的是我有机会读到马列主义

书籍和《新华日报》，因而向往共产党，

并一心想参加革命。高中毕业后，虽然想

去延安，但无人介绍，加上离开学校没有

了公费，生活就成了问题。幸蒙同乡、中

央工业专科学校教务长毛韶青先生留我在

他家复习功课，才考入在贵州的浙江大学

外语系读书。生活有了很大改善，领导和

老师都很好，我很满意。不料 1944 年冬，

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一直打到贵州独

山，整个大后方受到极大震动。国民党提

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的口号，动员青年参军 ,.《新华日报》则

号召有志青年去农村或去延安参加革命。

于是我决定离开浙大，于 1945 年重新投考

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目的就

是找共产党。不料初试合格而复试落第，

被录取到联大先修班。先修班相当于预科，

复习高中课程，结业时考试合格者免试升

入本科。幸运的是入学后不久即加入了由

程法毅（陈英）、田振邦（林华轩）、潘梁、

陈鲁生、尚嘉齐、彭珮云、孙蔼芬（孙梁）

入党前后

○沙　叶（1945 入学联大）

沙叶学长近照

作，英年早逝，都是杨西孟这一结论的例证。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不管怎么说，

国难方殷，教授们靠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副

业经营，一能存活下来，二能坚持教学研

究，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书写下一章“穷

且益坚”的知识分子生活史。.............

..     （转自《西南联大讲坛》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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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伍骅等同学组成的读书会 ( 后来才知道

这是地下党领导的外围活动 )，读马列主义

和毛泽东的著作，初步实现了自己要求进

步和向往革命的愿望。

参加“一二·一”运动，组织先修
班学生自治会

“一二·一”运动发生后，先修班近

200 名同学也随本校生一起罢课，我到罢

课委员会参加印制《罢委会通讯》的工作。

约在 12 月中旬，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复课，

各系主任分别召集各系学生开会动员复课，

先修班由班主任李继侗教授召集全体学生

开会动员复课。在得到这一通知后，读书

会的陈鲁生就找我谈，如何应对复课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本科学生有学籍，不怕罢课

影响学籍，而先修班学生无正式学籍，要

凭一年的考试成绩及格才能经学校保送入

本科，因此先修班学生接受复课的可能性

很大。陈鲁生建议我组织进步的同学在会

上抵制复课，并借机成立先修班学生自治

会，随同校本部同学一起罢课到底。

会上李先生动员后，我和进步同学纷

纷发言，强调先修班是联大的一部分，理

应和联大学生自治会步调一致，他们不复

课，我们也不复课。虽然有个别同学赞成

复课，但大多数同学同意继续罢课，而且

同意我提出的成立自治会的意见，并选举

我为主席，沈德钧、孙蔼芬等为理事，并

让我和朱虹两人代表先修班学生，向联大

学生自治会表示我们完全拥护他们的决定。

后来四烈士出殡后，全校复课，我和自治

会的理事们积极为同学服务，向校方申诉

同学们愿意同学校一道回平津的愿望，校

方也给学生一定的照顾，如因病不能参加

语文考试的伍骅，给予补考的机会，这样

争取到绝大多数同学都保送上了三校本科。

参加革命，带领同学复员北平

1946 年 6 月下旬，我自愿选择进入北

大史学系，准备随同学复员回北平。在等

待复员之前，读书会的尚嘉齐找我谈话，

介绍我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我当时还

不了解这个组织，他说就是领导“一二·一”

运动的组织，我欣然同意。过了一个星期，

又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中国

共产党，我说，我所以离开浙大，就是为

了追求共产党。于是，7 月 4 日正式批准

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半年。我的

领导即我的入党介绍人尚嘉齐，他对我介

绍和分析了北平的形势。在 1945 年抗战胜

利后，学校即派陈雪屏（后为北大训导长，

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去接收，将当时北

平的在校学生，组织为北平临时大学，并

利用一些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同学，在学

生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和三青团，以对抗

从昆明回来的经历过“一二·一”运动的

进步学生。陈雪屏的策略是利用北大各学

院驻地分散和原在北平的同学与联大来的

同学互不熟悉的情况，阻挠成立全校的学

生自治会。复员时，党给我的首要任务是

充分利用联大先修班学生自治会的经验，

先把北大大一新生组织起来。当前的一项

重要任务是让我担任 9 辆卡车的车长，带

领 270 位同学返回北平。我们从昆明到长

沙是乘卡车，从长沙到武汉是乘火车，从

武汉到南京是乘登陆艇，从南京到上海又

是乘火车，从上海到秦皇岛是乘开滦煤矿

在上海放空的运煤船，最后从秦皇岛又是

乘火车到达北平。因沙滩校本部还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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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都住国会街北大四院。

成立大一同学会，投入抗暴运动

1946 年，在沙滩地区上学的北大学生

共约 1600 名，其中从西南联大回来的和临

大分配到北大的文理法三个学院二年级以

上学生共约1000人，六个院（文、理、法、医、

工、农）一年级新生共 600 人。昆明来的

同学和新生暂住国会街。根据上级指示，

我即利用还未开学前的这段时间，组织了

大一同学会。会上，陈雪屏讲话不赞成成

立同学会，经我们新同学力争，同学会终

于成立了。到 12 月 24 日，美军强暴北大

女生沈崇事件发生，沙滩地区尚无学生自

治会，只能由地下党领导的女同学会、史

学会和大一同学会三家联合发起抗议活动，

并在北楼召开全校代表大会，决定罢课游

行。这时，我曾代表学生找陈雪屏严肃交涉，

陈雪屏答复我说：“此事不宜过分声张。”

我回去向同学传达后，引起全校同学更大

的愤怒。北平学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的

抗议美军暴行学生运动。

成立大一学生自治会

通过抗暴运动的锻炼，大一同学会即

召集六院各系一年级学生代表会，选举成

立了大一学生自治会，这是北大沙滩地区

成立最早的学生自治会，我仍被选为自治

会主席。

大一学生自治会成立后，紧接着我办

的第一件事是通过刘克钧（许迈扬）找到

他南开的同学晏福民为指挥，公开召集爱

唱歌的同学成立了大一合唱团，团员最多

时达到 70 余人。在 1947 年 5 月，为纪念

“五四”运动28周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

各学生组织和社团联合举办了“五四”纪

念周，共举办了五次活动，有老师讲话，

有营火晚会，有文艺晚会，沙滩合唱团和

大一合唱团演出革命歌曲，活动搞得轰轰

烈烈，非常成功。对北大同学思想进步起

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动作用，为即将到来

的“五·一八”、“五·二○”反内战、

反饥饿运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组织

基础。

第二件事是成立了孑民图书室。北大

图书馆虽然藏书很多，但连一本《文萃》

杂志（进步杂志）都没有，不能满足同学

学习进步思想的要求。由我同班同学陈宗

奇（陈华中）、戴秉衡（戴逸）等发起，

募集同学手中的进步书籍，在红楼地下室

成立了一个由学生管理的小图书馆。为弘

扬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思想，命名为“孑

民图书室”。

成立北大院系联合会，掀起反内战、
反饥饿运动

“五四”纪念周以后，沙滩地区各院

系二年级以上同学也纷纷组织起来，文学

院会是早就成立的，理学院会和经济系会

也陆续酝酿组织起来，再加沙滩地区以外

的医学院和工学院早已有了由地下党组织

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于是在 1947 年 5 月成

立了北大院系联合会，聂运华、杨翼昇（杨

民华）、刘克钧（许迈扬）三人为常务理

事，我被选为总务理事。北大院系联合会

实际就是北大学生自治会，校方也承认。

它领导了“五·一八”、“五·二○”和

“六二”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

饿的学生运动。当时北大院系联合会一点

经费也没有，买纸写大字报都是各社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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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己掏腰包。因我负责总务（包括财务），

即向北大秘书长、也是史学系的教授郑天

挺先生申请学校赞助一笔经费，郑先生很

慷慨地批准给我们法币 100 万元。数目看

来不小，实际法币贬值，按当时牌价不过

是美金 100 元。如果不找到让它升值的办

法，很快就会花光。我想到了文化服务社，

提到它，也有一段故事，

1946年秋，十七中的同学朱彤来北平，

想通过我和经济系的张诹生（张持平）的

关系找路子去解放区，由我们留他住在三

院等机会。起初，他在三院门口成立了一

个生活服务社，为方便同学，主要是出售

生活用品。后来他和进步的中外出版社（被

国民党查封）的何家栋（中共地下党员）

联系，就利用夜间偷偷从出版社运书到生

活服务社出售。三院地方太小，由院联会

交涉移到沙滩一院，学校给了两间房，改

名为文化服务社，专门出售进步书籍，非

常受同学欢迎，甚至外地的人都来购书。

我拿到 100 万法币后，与朱彤谈好，此款

全部给他做本钱，利用其利润给院系联合

会做经费，主要是购买大字报的纸和浆糊

等。各社团写大字报大都从院系联合会领

纸张，写好后交来的大字报，由我和一些

同学刷到墙上。这样，解决了院系联合会

和文化服务社两个团体的经费问题。大一

自治会并入院系联合会后，大一合唱团经

同学们讨论改名为“大地合唱团”，仍和

沙滩合唱团共同战斗。另外，我曾让负责

宣传的理事张坚（张铭豪）编了一本书《北

大一年》，主要介绍大一自治会一年的工作。

营救被捕同学

1947 年 9 月，突然传来北大同学吴谟

（石羽）、邢福津（邢方群）、力易周和

清华同学陈彰远（刘新）被捕，院系联合

会发动同学罢课，我随杨翼昇及其他理事

共 30 余人到校长胡适家，请他出面向当局

交涉放人。杨翼昇说：您不答应，明天就

会来 300 人！迫于学生罢课的压力和校方

的交涉，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 4 名同学。

离校

1947 年 12 月中旬，全校正在开展成

立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准备工作，我已被提

名为理事候选人。党组织得到消息，国民

党要逮捕我，就让我马上和聂运华、邢福

津（邢方群）向解放区转移。我们当即离

开学校，经过天津去了解放区，使敌人逮

捕我们的算盘落空。

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

后来我了解到，1945—1946 年昆明

西南联大地下党有两个党支部，由中共南

方局领导。第一支部书记是袁永熙，第二

支部书记是李凌，他是尚嘉齐的领导人。

到了北平，尚嘉齐去清华，将我的关系交

给了北大的李凌。这时李凌已是四年级，

1947 年 3 月去了解放区。我的组织关系一

度由周幼真（尹华）联系。院系联合会成

立后，北大地下党对于组织方式稍有改变，

有了党小组的形式，张君平为组长，聂运

华（华北学联主席）和我共为一个党小组，

主要负责公开的活动。


